
谁害怕我们的政纲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托洛茨基关于开除他出中央委员会的提案的发言 

  

我要求单独研究弗兰格尔军官和军事阴谋问题的动议已经被否决了。我所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当党被告诉说，同

反对派联合的共产党人参加了一个反革命组织的时候，它是为什么被欺骗，怎样被欺骗和被谁所欺骗的。你们命令

要把我关于假冒弗兰格尔军官问题的简短发言从记录里删除——这就是说向党隐瞒，于是又一次暴露了你们所谓的

讨论是什么东西。布哈林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些文件为根据在这里向我们讲了一通热月党人①大杂烩的哲学，而

这些文件同印刷所或反对派都毫不相干。我们要的不是布哈林的廉价哲学，而是事实。但是没有事实。因此把这整

个问题插进到关于反对派问题的讨论里来，是一个诡计。粗暴和不忠已经发展到无异于罪恶的背信弃义的程度了。

明仁斯基②所宣读的文件却是毫不含糊地不利于目前政治路线的——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就可以说明这些文

件。不过我没有时间这么做。我只能提出这个根本问题：目前的统治集团怎么会和为什么觉得有必要欺骗党，把一

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务说成是弗兰格尔的军官，抓住一场没有结束的侦讯的片断材料，以便用反对派参加了一个

反革命组织的伪造关系来震吓全党。这件事的根源是什么，它的结果将会怎么样?只有这个问题才有政治意义。其

余的是次要又次要的问题。 

  

但是，先谈一两句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每一个机会主义者都竭力想用这个字眼为自己遮羞。伪造工厂正在日夜

两班开工赶制“托洛茨基主义”。不久以前，我就这个问题给党史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其中包含五十条引文和文

件，证明目前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和历史学派犯有伪造、歪曲、隐藏事实和文件、曲解列宁的罪行——所有这些都是

为了所谓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我曾经要求把我的信抄送联席全体会议的成员。但是信没有抄送，虽然其中几

乎全部是文件和引文。我要把它送到《真理报》“讨论专页”。我想他们同样会把它隐藏起来不让全党见到，因为

我引用的事实和文件对于斯大林学派是致命的。 

  

在去年七月的宣言里，我们十分精确地预言了对党的列宁式领导进行破坏必经的所有阶段，以及斯大林领导的暂时

取而代之。我说暂时取而代之，是因为现在的统治集团得到的“胜利”越多，它也就越脆弱。现在可以用下面的结

论来补充我们去年七月的预言：斯大林目前在组织上的胜利是他在政治上彻底破产的先奏。这是绝对不可避冤的，

并且——在斯大林政权这方面——马上就要开始。反对派的根本任务是设法使目前领导的毁灭性政策的后果带给党

的损害和带给党同群众的关系上的损害尽可能地小些。 

  

你们要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我们也认为这一步是完全符合发展到(更恰当地说，堕落到)目前阶段的现行政策

的。这个统治集团正在成百成千地开除最优秀的党员、坚定的工人布尔什维克出党；这个官僚集团竟敢于开除像姆

拉契科夫斯基、谢烈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沙洛夫和萨尔其斯这样一些布尔什维克，仅仅这些同志就能

够创建一个其威信、其能力、其列宁主义化，比起我们现在的书记处来不知要超过多少倍的党书记处；这个斯大

林—布哈林集团把聂察也夫、施契霍里德、瓦西里也夫、施密特、费谢列夫还有其它许多这样一些忠实可钦的人囚

禁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秘密监狱里；这一官僚集团使用暴力、窒息党的思想、瓦解不仅俄国的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

级先锋队的办法，窃据了党的最高地位；这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派系近几年来尾巴后面跟随着：蒋介石、冯玉

祥、汪精卫、柏塞尔、希克斯、本·提莱特，还有那些库西宁之流、施米拉里之流、佩帕尔之流、海因兹一诺伊曼



之流、腊非也斯之流、马尔丁诺夫之流、康德拉节也夫之流和乌斯特里雅洛夫之流——这样一个派系集团，是不能

容忍我们留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即使距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还有一个月。对这情形我们是理解的。 

  

粗暴和不忠是和怯懦紧密相连的。你们把我们的政纲隐瞒起来——或者说，你们竭力想把它隐瞒起来。惧怕一个政

纲是什么意思呢?每一个人都知道，惧怕一个政纲就是惧怕群众。 

  

我们在九月八日告诉过你们，不管所有禁止的命令，我们一定要使党看到我们的政纲。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工作，

我们一定要把它进行到底。姆扯契科夫斯基同志、费谢列夫同志以及其它印刷和散发我们政纲的所有同志们，他们

过去和现在的行动都是和我们完全一致的。作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反对派成员，我们为他们的行动负

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全部责任。 

  

列宁过去指出的粗暴和不忠，现在已经不仅是个人的特点了。它们已经成为这个统治派系的特性，它的政策和组织

制度的特性。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外表作风的问题了。我们现领导的根本特性就是它相信暴力方法的万能——即使在

对待自己的党的时候。我们党从十月革命继承了一个有力的强制机构，没有这个机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想象

的。这个专政的核心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列宁的时代——那时有一个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党的组织

机构是从属于一个国际性的革命阶级政策的。的确，从斯大林当选为总书记的头一天起，他就引起了列宁的担心。

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列宁曾向他的亲密同志说过这样的话：“这个厨子早晚要给咱们上一盘辣菜。”但是

由于有列宁的领导，由于政治局里有列宁式的人员，那时总书记处完全居于从属地位。从列宁卧病的最初时刻起，

情况就开始变化了。由书记处选拔人员，也就是把斯大林分子配置在各个官方职位上，变成了一种和我们的政治方

针完全无关的独立行动。因此列宁在知道自己即将逝世的时候，向党提出了他最后的忠告：把斯大林调开，他会给

党带来分裂和毁灭。 

  

党没有及时得知这个忠告。一小群经过挑选的官僚把列宁的信隐藏了起来。现在我们充分看到了这个后果。现统治

派系以为凭借暴力什么事都可以成功。这是极为错误的。暴力能发挥巨大的革命作用，但是只有在一个条件下——

那就是暴力服从于真正的阶级政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对孟什维克、对社会革命党人

使用暴力，曾经取得巨大成果。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对布尔什维克使用暴力，只加速了这个妥协者政权的失败。现

统治派系采取流放、逮捕、剥夺职业的办法，这是对它自己的党进行威胁利诱。工人党员不敢在他自己的支部里说

出他的想法。他不敢凭良心投票。官僚集团的独裁把我们党置于恐怖之下，而党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表现。

你们把党置于恐怖之下，你们就削弱了党使无产阶级敌人惧怕的力量。 

  

组织制度不是独立存在的。党的整个政治路线表现在党的制度上。近几年来，这个政治路线已经离开正轨——它的

阶级核心和运动趋势已经从左转向右，从无产阶级转向小资产阶级，从工人转向专家，从普通党员转向干部，从雇

农和贫农转向富农，从上海工人转向蒋介石，从中国农民转向资产阶级的将军，从英国无产阶级转向柏塞尔、希克

斯和总委员会——这是举不胜举的。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就在这里。 

  



乍看起来，斯大林路线似乎是完全胜利了。斯大林派似乎打击了左面(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也打击了右面(在北高

加索)。事实上，这个中间派系的整个政策本身是在两条鞭子的抽打下前进的——一条来自右面，一条来自左面。

这个官僚主义中间派系完全缺乏阶级基础，经常摇摆于两条阶级路线之间，有步骤地游离无产阶级路线而走上小资

产阶级路线。它不是直线式地游离出去的，而是急骤地摇摆着游离出去的。已往那些摇摆情形，我们已经看到太多

了。特别急骤而令人难忘的摇摆是：在富农的压力下(右面来的一鞭子)扩大选举权，紧跟着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左

面来的一鞭子)取消扩大选举权的指令。在工人立法、工资政策、税收政策、对于私人资本家的政策等等方面，这

一类的摇摆事例，我们已经看够了。但是总的路线一直是在向右移动。最近的宣言毫无疑问是一次向左的摇摆。但

是我们不要有一分钟无视这个事实——这次摇摆丝毫没有改变政策的总路线，并且事实上它将(在不久的将来)加速

这个统治中间集团的右倾。 

  

今天的“强制进攻”富农的喊叫(昨天他们向这同一个富农阶层喊叫：“发财吧!”)不能改变总的路线。在周年纪

念日意外地实行一天只工作七小时以志庆祝也不能改变总的路线。决定现领导集团政治路线的，不是这些个别的冒

险主义的姿态，而是这个领导集团在同反对派斗争中集合在自己周围的社会力量。通过斯大林机构，通过斯大林主

义政权而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压力的那些力量是：官僚，冒牌工人，行政官员，工业经理，新私人资本家，享有

特权的城乡知识分子——所有这些社会成分现在都指着富农向工人说：“记住，小伙子!这回可不是一九一八

年。” 

  

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左的姿态，而是根本政治路线。起决定作用的是你们怎样挑选下属人员。起决定作用的是管理人

员，是支持你们的社会力量。你们不可能一方面压制工人支部，同时又进攻富农。这两件事是互不相容的。你们在

周年纪念时向左摇摆，如果贯彻下去的话，马上就会遭到你们自己多数派队伍中的无情反对。今天叫“发财吧!”

而明天叫“消灭富农!”这对于布哈林来说是很容易的。他会耍笔杆，并且现在已经准备好了。他没有东西可损

失。但是富农、经理、有势力的官僚、专家——这些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了。这些人对于突然大搞一些周年纪念活动

可没有兴趣。他们会有话要说的。 

  

托姆斯基同志起来反对这次周年纪念的摇摆，因为他的处境此别人更糟。他预感到工人在职工会里将要提出什么样

的质问，而负责回答这些质问的将是他。工人们看到了宣言宣布了左的路线，他们明天就要向托姆斯基要求，至少

真正地防止右倾，这就是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不可避免的原因。在我们的右翼方面存在着工业经理的势力和工会人员

的势力。像在工人运动史上常见的那样，这两种势力有一个时期是联合活动的。但是这次周年纪念的向左摇摆将要

在它们之间造成裂痕。在他们之间两面讨好的职业官僚，将要失掉自己的支持者。 

  

一方面，这次周年纪念的摇摆是对反对派关于我们生活(无论是城市的或者乡村的)全部根本问题的观点的正确性的

最无可怀疑的和郑重的承认。另一方面，对于统治派系说来，它是在政治上对他们自己的否定，是他们破产的自

供。它是那些没有能力在行动上有所表现的人在口头上的自供。这次周年纪念的摇摆不仅不会延迟反而会加速现行

路线在政治上的破产。 

  



现领导的全部政策必然产生党内的压制制度。在极端的官僚分子行列后面站着正在活跃起来的国内资产阶级。他们

的后面站着世界资产阶级。所有这些势力压迫着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许它抬头，不许它开口。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越

是离开无产阶级的途径，就越有必要用自上而下的强制方法迫使无产阶级先锋队接受这种政策。这就是党内目前这

个不可容忍的制度的根本原因，一方面马尔丁诺夫之流、施米拉里之流、腊非也斯之流和佩帕尔之流在中国革命问

题上扮演着主角；同时姆拉科夫斯基、谢烈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沙洛夫和萨尔其斯却被开除出党，因

为他们印发一件为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而拟定的布尔什维克政纲。这些事实绝对不是仅仅属于党内性质。这些事

实是我们政治斗争中阶级力量对比改变的一种表现。在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压力的时候，国内资

产阶级当然没有世界资产阶级那么无所顾忌。但是这两种压力是紧密联合并且双管齐下的。首先感到并且说出这个

日益迫近的危险的那些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分子，也就是比较革命的、比较冷静的、比较有远见的、比较不妥协的

工人阶级斗争的代表——这些分子现在构成了反对派的队伍。反对派队伍在我们党内和在整个共产国际范围内都正

在增长。事实和重大关键事件肯定了我们所采取的立场。你们的压制加强了我们的队伍，使党内最优秀的“老人”

靠拢了我们；锻炼了年青人，并且使他们之中的真正布尔什维克集合在反对派周围。被你们开除出党的反对派党员

是最优秀的党员。那些开除和逮捕他们的人——虽然还没有意识到和理解到——正是被其它阶级用来逼迫无产阶级

后退的工具。现统治派系企图践踏我们的纲领，他们这样做正是执行乌斯特里雅洛夫③的社会命令——也就是执行

正在复活的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社会命令。不同于那些垂死的、老派的、侨居的资产阶级政客，乌斯特里

雅洛夫这个新式的资产阶级聪明而有远见的政客并不盼望反革命活动和任何闹事。他不想“跳越阶段”。适合乌斯

特里雅洛夫的现阶段的正是斯大林路线。乌斯特里雅洛夫公开把他的赌注押在斯大林身上。乌斯特里雅洛夫要求斯

大林把反对派消除掉。开除和逮捕反对派党员，对我们提出弗兰格尔军官和军事阴谋这种纯粹热月党式的控告，斯

大林这样做正是在执行乌斯特里雅洛夫的社会命令。 

  

斯大林为自己所规定的当前任务是：分裂党，清除反对派，使党习惯于肉体消灭的方法。法西斯哨子帮④，殴打，

扔书丢石头，监狱——到这儿，斯大林政权在它的道路上稍微停了一下。但是这条道路是已经预定了的。既然雅罗

斯拉夫斯基之流、什维尔尼克之流、郭洛晓金之流和其它的人可以把一厚册的统计表投掷到一个反对派党员的头

上，他们干吗还用和反对派辩论政府的统计数字呢?斯大林主义在这个动作上得到了最露骨的表现，它已经发展到

公开耍流氓的地步。我们再说一遍：使用这些法西斯的方法不过是盲目地和不自觉地执行其它阶级的社会命令。其

目的在于：清除反对派并且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我们已经听到了这样一些意见，“我们要开除一千个，枪毙一百

个，使党内得到太平。”这些喊声来自可怜的、惊慌失措的、但却又穷凶极恶的盲人。这是热月党人的喊声，因权

力而腐化了的、因官僚主义的仇恨而盲目了的最坏分子，正在竭尽全力准备热月政变。为此，他们需要两个党。但

是他们的暴力将在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上撞得粉碎。反对派忠于达条路线，他们的革命勇气是坚强无比的。斯大林

是造不成两个党的。我们公开地向党说：无产阶级专政已处在危险之中。而且我们坚决相信，党和它的无产阶级核

心必将听见我们的话，必将了解我们的话，必将克服这个危险。党已经深深地受到震动，明天，它将会受到彻底的

震动。 

  

在反对派少数几千人队伍本身后面，有第二层和第三层忠于反对派的人们，在这后面有更加广大的工人党员层，他

们已经开始注意倾听我们的意见，并且逐渐倾向我们这面。这个过程是无法扭转的。非党工人不相信你们的谎言和

你们对我们的诽谤。他们对于官僚主义和镇压措施的增长有着正当的不满，这已经由列宁格勒工人阶级在十月十七

日的游行中毫不含糊地表示出来了⑤。无产阶级是毫不动摇地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但是他们要求另外一种政策。所

有这些过程都是不可抵抗的。在这些过程面前，国家机器是无能为力的。你们的压迫越残酷，反对派在普通党员和

一般工人阶级心目中的威信就越高。开除一百个反对派党员就意味着在党内增加一千个新反对派。被开除的反对派

党员认为自己现在是并且将来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可以用强力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手里把党证抢



去，你们可以暂时剥夺他的党内权利，但是他永远不会放弃他对党的义务。当扬松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问姆拉

科夫斯基同志被开除后怎么办的时候，后者回答说：“我要掌稳舵轮，继续前进。”每一个反对派党员都会这样说

的。不管他从什么地方被开除，从共产国际的中央委员会也罢，从党的中央委员会也罢，从党内也罢。我们每一个

人都将像姆拉科夫斯基那样地说：“我要掌稳舵轮，继续前进。”我们站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舵轮旁边。你们不能把

我们拉开。我们要忠实地掌握它。你们不能把我们清除出党。你们不能把我们清除出工人阶级。我们受惯了压制，

我们受惯了打击，我们决不会把十月革命断送给斯大林的权术——斯大林政策的全部实质可以用这几句话包括：对

无产阶级核心进行压制，同各国妥协分子友好，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 

  

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你们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已经被你们变成斯大林派系的一个狭

小的执行机构了。看来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将是你们官僚机构的胜利顶点。实际上它将是你们在政治上彻底破产的

标志。斯大林派系的胜利是敌对阶级力量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胜利。党在斯大林领导下所遭到的失败是无产阶级专

政的失败。党已经觉察到这一点。我们要帮助党理解它。反对派政纲现在已经放在党的面前。反对派在第十五次党

代表大会之后将在党内变得比现在强大无数倍。工人阶级的日历和党的日历同斯大林的书记处日历是不一致的。无

产阶级思想缓慢，但是它思想有力。我们的政纲将要加速这个过程。胜负决定于对现政治路线的最后清算，而不决

定于官僚主义者的拳头。反对派是不可征服的。你们今天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罢，正如昨天你们把谢烈布里亚

科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开除出党，把费谢列夫和其它人逮捕起来。我们的政纲将会找到自己的道路。全世界工人

会深为震惊地问他们自己：“什么道理，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他们开除和逮捕十月革命最优秀的战士?是谁

在那里捣鬼?哪个阶级在捣鬼?是十月革命时胜利了的那个阶级，还是正在慢慢出现、正在暗中破坏十月革命的胜利

的那个阶级?” 

  

即使各国最落后的工人，也被你们的压制惊起了，为了检验你们制造的弗兰格尔军官和军事阴谋这个无耻毁谤的真

实性，他们将会拿起我们的政纲。你们的迫害、开除、逮捕，将使得我们的政纲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最受群众欢

迎、最亲切、最珍贵的文件。开除我们吧。但是你们阻碍不了反对派的胜利——我们党和共产国际的革命团结的胜

利。(*)  

  

  

①1794年7月27日(法国革命历的共和国二年热月九日)法国大资产阶级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了雅各布布宾派的革

命专政，逮捕并杀害了雅各布布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以及他的司志们。这次政变在历史上被称作“热月政变”，

组织和发动这次政变的人，被称作“热月党入”。——中译者注 

②国家政治保卫局首脑。——英译者注 

③乌斯特里雅洛夫，律师，曾任高尔察克政府部长。内战后有些人“转换路标”，作为事后的同情者或者至少是容

忍者而投向苏维埃政权，乌斯特里雅洛夫即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人数不少的俄国思想家和作家集团中最能干的一

个，这些人欢迎新经济政策，把它看作走向资本主义逐渐复辟的一个步骤。乌斯特里雅洛夫鼓吹消灭托洛茨基，他

把这看作走向上述同一方向的一个步骤。——英译者注 

④“俄国党的官僚们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哨子帮。每逢属于反对派的党的干部预定发言时，带着警哨的人就像框子一

样把大厅围起来。反对派的发言人刚一开口，哨子就吹起来。哨子声继续不停，直到反对派的发言人把讲台让给别



人。”——引自法国共产主义者的报纸《反潮流》——英译者注 

⑤这次游行在法国反对派报纸《反潮流》的俄国禁止发表的新闻栏里，被描述如下：“在苏维埃联盟执行委员会开

幕会议期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街头游行，二十五万工人的队伍经过站立着党领导人的各个观礼台向前行进。其

中一个观礼台是由反对派领导人占有的。当时出现了一种完全自发的行动——也是完全出乎党的官员们的意料之外

的行动。当一队队的工人到达反对派领导人的观礼台前时，他们停下来，在原地踏步，欢呼，然后继续前进，在领

导集团的观礼台前既不停留，也不欢呼地走过去。这情形继续了四个小时。为了遮掩这种群众表示，党的官员们最

后走上反对派的观礼台，站在那里。”——英译者注 

  

来自麦克斯·伊斯特曼《俄国局势真相》


